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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房子，没有汽车，两个因去贵州山区支教而相识的年轻人要结婚了

他们要将“红包”变成 520套冬季校服，送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当他们再次回到山区时，那里的乡亲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用 5 2 0 套校服立下婚礼誓言

喜酒还没摆，新人陈华信和吴文苑已经计划好了“红包”的用途。 这对刚刚领取

结婚证的广东小夫妻早就决定，用结婚收到的礼金购买新年礼物，送给贵州和广西

山区 3 所小学的孩子们。

如果一切顺利，这份礼物将会是 520 套冬季校服，每套 100 元。 数字“520”则

象征着“我爱你”。

这份特殊的“浪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事实上，阿信和文苑正是因大学时支教

贵州山区小学而相识。“520 套冬衣，为庆祝也为感恩。”他们在微博上写道。阿信附

上了他创办的支教助学公益组织银行账号，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

12 月 2 日婚礼当天。

“元旦就回贵州发放我们募捐来的衣服。 ”文苑表示，那就是他们的蜜月之旅。

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

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

分被涂黑，就当黑板用，每学期

都有孩子辍学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来不少认捐和转

发，这其中“七八成是亲朋好友”，也有些

陌生人。 截至 11月 12日，这场网友口中

“最美的婚礼” 已经收到 1 万多元“红

包”，可以购买 180多套冬季校服。

“最多也就两三百套吧。 ”对于最终

能否完成“520”的目标，26 岁的阿信并不

乐观。 这位供职于南都全媒体品牌事业

中心公益事业部的新郎官策划过不少公

益项目，他觉得“甜蜜校服计划”太微不

足道了，不会引起广泛关注。

但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 这是最特

别的仪式。 2012年春节过后，相恋 4年的

阿信和文苑把“结婚”提上日程。 男孩出

生在农村，女孩在都市长大。 不买房子，

没有汽车，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只是

双方父母见了面，敲定了时间。

“我们彼此心有灵犀。 ”阿信说，当他

提出要把婚礼和公益结合起来时， 在中

国人保财险电子商务南方运营中心任职

的文苑告诉他，自己也一直这样想。

他们的想法源于在贵州省大方县油

杉小学一段绵延 5年的感情。

说起来，阿信第一次去往油杉河村，

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 2007 年，大二

“五一”长假，新闻学专业的他和朋友去

贵州“走访”，他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新

闻，而正好在那段时间，贵州出现了好几

个“感动全国”的教育人物，他想亲眼看

看那些“新闻现场”。

一位早就联络好的贵州网友将阿信

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方县。 在草坪乡和

星宿乡同当地人“吹水（聊天）”时，阿信

得知，四里八乡最穷的地方，是悬崖那边

的油杉河村。

吃过午饭， 阿信向着老乡手指的方

向步行出发。 冒着雨，他穿过断崖边坑洼

湿滑的石头路， 直到下午 3 点多才到达

一片山谷。 远远望去，两山之间一条小溪

流过，溪边是 3间平房。

“没有别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

是一所学校。 ”阿信回忆，眼前的油杉小

学，连最起码的一根旗杆都没有。

学校里， 乡村教师赵鹏听说广州来

了大学生，兴奋极了，“围着火炉，嗑着瓜

子”，他向阿信讲解了油杉小学的情况：

一百来个学生，两名教师，每年只能

收到三分之一的学费， 数学成绩却是全

乡数一数二的。 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

椅， 什么都没有。 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

黑，就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这年暑假，阿信在校园网上招募了 4

名志愿者， 回到油杉小学支教。 同年 10

月，他创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

益组织， 成为广东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下设部门。 又过了半年多， 社团招

新，阿信和文苑相遇了。

初见阿信的情景，文苑“永远也忘不

了”。 那天，在广东商学院读大二的她赶

着去参加学校招募暑期支教志愿者的讲

座。 因为有事被耽搁，这个迟到的姑娘低

在男朋友的“领导”下，文苑开始参与广商

“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活动。 一个

月后，她随阿信一同深入油杉河村，在油杉小学

支教 3周。

文苑坦言，去支教最初是因为自己过得“太

平顺了”，总想“找点儿苦吃”。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

独生女吃足了苦头。 她第一次坐了 20多个小时

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

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

而这珍贵的“洗澡水”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

了令人奇痒难忍的皮疹，“足有 100多颗”。

文苑并不愿承认这样的生活算是“吃苦”。

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

生活并不显得苦闷或消极。外人来到村里，会受

到热情的款待， 说起未来， 他们也总是非常乐

观。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

但在她家访的过程中， 一个三年级小女孩

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 女

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

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

弥补的。 ”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 女孩在山上大声喊

着：“老师！ 一定要回来啊！ ”

在阿信看来， 山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所

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好的校舍和吃饱穿暖，更需

要精神和情感的交流。

因此，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非常严苛。从备

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

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

“我们那时是地下情。 ”阿信回忆和文苑共

同支教的几十天。为了和女友保持距离，他甚至

刻意减少和她谈话的机会。该批评的时候，这个

之前“很会照顾人”的男朋友毫不留情。 说起那

时的阿信，文苑笑称“很凶”。 但她同时也觉得，

“认真工作的男人极具魅力”。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

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

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 3 次去往油杉河村。 此

后，他又回去过 4 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

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拿

给你体验的地方。 ”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

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

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 在他看来，

“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

不负责任的行为，没有任何效果，甚至还会对孩

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

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

所有年轻人一样”。 然而，文苑始终和男友站在

“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但油杉小学的日子越过越好了。2009年，县

政府为油杉小学盖起两层新校舍，修起围墙、铺

平操场，旗杆在校舍前立起来。在国家免收学费

的新政策下，几乎没有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不

少学生考上高中。 5年下来，阿信收到学生的来

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 ”

阿信说， 那种满足感是拥挤繁华的都市无法给

予他的。

一个孩子直到第二

天还念念不忘， 写字条

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

高兴，烟花真美。 ”

11 月 2 日， 这对情侣登记

结婚。 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

们商量着， 可以用红包购买冬

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

们的小手不用被冻伤， 也不用

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 阿信和文苑

就回到了油杉河村。 阿信想在

那里拍摄结婚照， 给孩子们发

喜糖。 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新娘

穿着洁白的婚纱。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

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 他们得

到了“高规格”的迎接。 从赵鹏

老师那里得知阿信和文苑要回

来， 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

庆的酒席。

全村来了 100 多人， 从下

午 5 点到晚上 8 点，足足吃了 4

轮流水席。 当雾气散去，夜晚来

临，他们在山谷里点起烟花。 一

个孩子直到第二天还念念不

忘， 写字条给阿信：“你们来了

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

像传统婚礼上所有的新人

一样，新婚夫妇挨桌敬酒。 一位

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

信执意拒绝。 看着大叔“黑着

脸” 走掉， 阿信赶紧召集老乡

“开会”， 约定 12 年是一个轮

回，红包就包 12块钱。 临走前，

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 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

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

然而很快， 他接到了赵老师满

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

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

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

阿信无法推辞了， 但他已

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

亲们的红包也用于给孩子们购

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

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

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

且会继续做下去。 而 24岁的文

苑觉得， 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

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

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她

曾穿过国际名牌， 但“并不向

往”。 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

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

虚荣心” 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

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那天， 村长拉住了文苑的

手。“都是华信面子大。”这个在

村里颇具声望的人说。

在离开之前， 文苑又一次

站在了讲台上。 这个还沉浸在

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 把手语

“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

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

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

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

的，背着一个大包。 ”那时的她

怎么也想不明白， 外面的世界

那么精彩， 这个大学生来山沟

里做什么。

“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

来。 ” 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

信。 ”

（据《中国青年报》）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 一定要回来啊！ ”

着头钻进教室，在最后一排落座。 而当她抬起头

时， 便看见了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支教志愿者队

队长阿信。

在文苑的记忆里，阿信的眼睛很亮。“他内

心一定很有力量。 ”她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学说，

“我要加入这个团队”。

讲台上的阿信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他只是

后来听说，文苑是社工系的活跃分子。“吸引社

工加入公益活动，一定有很大帮助。 ”这位完全

投入工作的“队长”表示，最初他有一点功利心。

如今，阿信和文苑谁也说不清楚，不到两周

后的那天傍晚，到底是他先牵她的手，还是她先

靠在他的肩膀。 只记得从志愿者面试到两个人

在一起，“时间快到连月牙也来不及变圆”。


